
京剧中歌颂清官包拯的戏很多。
在这些戏中，他斗皇戚、惩贪官、除恶
霸，无不执法严明、铁面无私而又势
如破竹、游刃有余。但在《赤桑镇》一剧
中，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因为
这次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对自己
有天高地厚般养育之恩的“嫂娘”。他
把“嫂娘”的独生子包勉给铡了，这可
怎么向她老人家交代？包拯闷坐馆
驿，一段“恨包勉他初为官贪赃罔
上”，深沉地唱出了他面对这一难题
的复杂心境。

不出所料，“嫂娘”吴妙贞与他一
见面，就禁不住“怒火满胸膛”，大骂他
是“负义郎”、“良心丧”，“害死”了她的

儿子，口口声声要他“偿命”。面对“嫂
娘”的过激言辞，包拯并未像他一贯
表现的那样“大义凛然”、“理直气壮”，
而是谦卑、恭敬地对“嫂娘”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他对“年迈如霜降”的“嫂
娘”遭受丧子之痛表达深切的同情，
同时耐心地向“嫂娘”解释，自己不曾
忘记与包勉的“叔侄之情”，更不曾忘
记“自幼被爹娘抛弃，多蒙兄嫂抚养
成人”，处死包勉是因为这个不争气
的侄子“贪赃枉法，国法难容，私情难
佑”，自己处在“国法执掌”的地位实在
是不得已而为之，请求“嫂娘”宽恕。

谁知“嫂娘”并不买账，她接过话
茬责问包拯，既然“国法今在你手掌，
从轻发落又何妨”！请听好：她要的不
是“无罪释放”，而是“从轻发落”。应该
说，这是吴妙贞的“高明”之处，因为她
知道，前者明摆着违法，包拯决不可
能去做，而后者是量刑问题，只要包
拯肯做就可以做到，甚至在观众看
来，包拯不这样做都有点“不近人情”。
然而，包拯的一席话还是把她说服
了：“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金石言
永不忘铭记心旁。前辈的忠良臣人人
敬仰，哪有个徇私情卖法贪赃。到如
今我坐开封国法执掌，杀赃官除恶霸
申雪冤枉。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
责己宽责人严怎算得国家栋梁。小包
勉犯王法岂能轻放，弟若徇私上欺
君、下压民、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
包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透彻
地讲清了为何不能“从轻发落”的道
理，而且表明他这样做正是遵循了

“嫂娘”的一贯教导，如果不这样做，不
仅对不起皇上、对不起老百姓，也对
不起“嫂娘”。这番话无疑对吴妙贞起
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她从情感的
蒙蔽中清醒过来：“听包拯一席话暗
自思想，他忠心秉正、公而忘私，方算
得盖世忠良。恨我儿他不该贪赃罔
上，按律条铡包勉理所应当。”她的认
识、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认可
了包拯大义灭亲的做法是正确的、包
勉被铡是罪有应得。

认识问题解决了，但是吴妙贞想
到独子丧命、自己失去终身靠养，仍然
痛不欲生。“罢！倒不如我碰死在赤
桑！”一句话，让才觉有些缓和的气氛
陡然又紧张起来。面对“泪如雨降”的

“嫂娘”，包拯怀着深厚的感情，戴上孝
巾，双膝跪倒在吴妙贞面前，恳切地劝
她：“休流泪，你免悲伤，养老送终弟承
当，百年之后，弟就是戴孝的儿郎。”包
拯的拳拳之情，终于打消了吴妙贞的
顾虑，让她前怨尽消，后悔不该对这个

“为黎民不徇私忠良榜样”的弟弟横加
指责。她让包拯的部下王朝斟酒，亲自
把盏为包拯饯行，送他去陈州赈灾放
粮，嘱咐他多为灾区的老百姓着想，

“休把我吴妙贞挂在心旁”。包拯听了
“嫂娘”的话，激动地赞扬她“明是非主
正义贤良高尚”，表示赈灾回来后一定
要好好孝敬“嫂娘”。至此，漫天乌云终
于消散。

《赤桑镇》这出戏剧情虽然简单，
但充满情与理、情与法的激烈冲突，
人物情感活动波澜叠生、大起大落、
大转大折，直至山穷水复，始得柳暗
花明，曲尽戏剧之妙。而随着戏剧矛
盾的最终解决，既彰显了正义，又激
扬了真情，大义深情两辉映，让剧中
人物和观众的心灵都得到了升华。

(本文作者著有《京剧优秀剧目
欣赏》一书)

罗家伦与印度国旗的制定
【名家背影】

□智效民

【菊园茶话】

《赤桑镇》：
大义深情两辉映

□王庆新

我的老师查国华先生【山师学人系列之二】

□刘增人

那善于提携后进的博大胸怀，在这个一言难尽的世界里，就显得特别珍贵，更加值得
后辈如我者努力学习和发扬。

1960年，我们山师中文系
1959级开设起现代文选课。第
一位登台的，就是查国华先
生。他选讲的第一篇文章，则
是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
行》。记得先生一登台，座下诸
生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叹：口粮
如此稀少，怎么会有这样白白
胖胖的老师？先生一开口，又
是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呼：一口
标准的京腔，吐字圆润，字词
之间的间隔是那么明显，语调
的抑扬顿挫又是那么讲究：
论——— 费厄——— 泼赖——— 应
该——— 缓—行！

可能是这篇文章实在太难
理解，也许是我生性鲁钝，先生
讲得那么明晰，我却依然有若干
问题未能了然。下课后，便尾随
先生送他回教研室，一路不停地
叩问。也许是那时的大学生很少
有如此“礼贤下师”的“壮举”，我
这背时的举动，不但得到先生格
外的解析，而且他从此就记住了
我这个又矮又瘦的学生。我从那
时起直到毕业，就没有胖过。1963

年毕业时查体，21岁，身高1 . 71

米，体重88斤也。
1964年10月，康生出面发动

了全国性的“大批判”高潮，电
影《早春二月》等首当其冲。批
判《早春二月》的活动，主要在
省城济南举行，我所在的泰安
是没有这样的资格的。那时，我
已经开始转教现代文学，向母
校的现代文学教研组诸位先生
请教的次数较多，他们也就不

断给我学习的机会。一天，学校
传达室的工友转告我，说山师
中文系的老师来电话，让我周
日上午10点前到济南十二马路
红星电影院参加“革命活动”。
在影院门口等我的，正是查国
华先生。他把电影票交给我时，
意味深长地说：这是老师们特
意给你争取的票子哦，机会难
得，好好看看！那时好像还没有
录音的技术，电影开始前，就是
已经完全沙哑的一个女性的声
音在高声地反复地机械地念诵
着批判的文稿。电影开始，我即
刻被完全迷住了，从来没有看
过这么美的电影画面，从来没
有见过这么美的镜头化的人
性！我甫一入学，文学概论的老
师就带领我们把学习内容变成
对巴人“人性论”、钱谷融“文学
是人学”、李何林“近十年里文
学艺术的一个小问题”的批判，
但这些批判“人性论”的“预防
针”，立马在电影感人至深的场
景前全面崩溃！我还好，尚能基
本克制自己，但身边国棉三厂
的女工大姐们，本来应该觉悟
更高、批判意识更鲜明强烈，不
料这些“大批判”的“主力军”，
却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得一塌糊
涂，手绢湿透了继之以衣袖。我
这才稍稍体悟到查先生“好好
看看”的一些深微的命意。

1978年寒假，查先生给我
写信，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师院正在北京联合编
选一套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

史料，有论文选，有作品选。北
京的老师们还邀请了若干同行
一起参与讨论，如果愿意去旁
听，他可以带我同行。于是，我
跟从老师，住进了北京师院的
招待所——— 好像是在二龙坑路
吧？我那时尽管求知欲非常强
烈，但因为距离这种高水平的
研讨太遥远，诸多著名高校先
生们的发言，又每每欲言又止，
我不大能够吸收消化。晚饭时，
查先生说要去访问几位作家，
问我有没有兴趣同行，我的高
兴，是不言自喻的。于是，我有
了初识冰心的光荣，还有了访
问曹禺先生的幸福。那时曹禺
先生的“问题”好像刚刚解决，
住房还没有“落实”。我们是在
一间招待所的房子里有幸见到
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的。他
女儿万方招呼我们进门后，就
退到里间。外间大概是会客室。
有一张塑料桌面的四方桌，不
大，四五个红色的圆凳，也是塑
料做的。曹禺先生很谨慎，对于
查先生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没
有正面回答。神情又非常疲惫，
面部有许多深褐色的“老人
斑”，两手好像都没有合适的安
放之处，不时掏出手绢，擦拭厚
厚的镜片……

我奉调到青岛后，关于查先
生的信息日益稀少。一天，忽然
有位女老师来访，说她是查先生
的学生，并给我看先生的手札。
不错，正是退休多年的先生为他
多年以前的研究生写的“介绍

信”。原来先生听说我在青岛大
学中文系主持过一段工作，就介
绍这位不愿继续任教新疆、希望
回山东老家工作的老师来求职。
这位老师，已经取得博士学位，
而且有可喜的研究成果，年龄也
正合适，完全符合学校规定的进
人条件，但现代文学学科已经没
有名额，问她是否愿意从事大学
语文教学，她答曰完全可以，在
新疆就曾经担任此类工作，还
有一定的经验云云。我于是给
先生复函，感谢他为新建的学
校推荐人才的美意。但这位老
师在青岛大学只待了很短的时
间，就又调动了工作单位和城
市。查先生听说后，还曾打了很
长时间的电话，表示歉意。因为
我也有过调动工作的经历，深
知其中的坎坷，就回答先生，说
千万不必过虑，这都是非常正
常的事情。优秀的人才在这里留
不住，倒是青岛大学应该反思的
事情云云。

我退休以后，长期蜷伏斗
室，又兼山长水阔，先生的消
息是越来越稀少了，但只要屏
息凝神，就依然能够见到白白
胖胖的面庞，听到抑扬顿挫极
其明显的语调。那善于提携后
进的博大胸怀，在这个一言难
尽的世界里，就显得特别珍
贵，更加值得后辈如我者努力
学习和发扬。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
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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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历史上，罗家伦是
横跨于政学两界而又有胆有
识的人物。

他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第
二年与傅斯年创办《新潮》杂
志，成为与《新青年》并驾齐驱
的一份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
时，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其中
最重要的《北京学界全体宣
言》，就是他临时起草的。随后，
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
运动的精神》一文，第一次提出
了“五四运动”这个概念。

1920年，他与周炳麟等五位
北大才俊在实业家穆藕初的资
助下出国留学。这件事让人们
想起了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
政，所以在当时有“五大臣出
洋”之誉。留学归来后，他本来
要献身于学术事业，但是却遇
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于
是他投笔从戎，担任了蒋介石
的秘书。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
后，他“单刀赴会”，前往日军司
令部进行交涉。在穷凶极恶的
对手面前，他不卑不亢，表现出
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不久他担任清华大学校
长，并在校名中加了“国立”二
字。这其实是中国教育独立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他才31

岁。随后，他为提高教师待遇对
学校进行整顿，最终形成“教授
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条
狗”的局面。后面那句话虽然有
些难听，却反映了他对人才和
教育的重视。

中原大战以后，罗家伦被
迫离开清华返回南京，担任中

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
介石)。上任伊始，他就明确提
出这样的观点：从事政治的人
不仅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还要有健全的人格，否则就会
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书吏”或者

“只会活动的政客”。
1932年9月，罗家伦出任中

央大学校长，通过一系列大刀
阔斧的改革，使该校进入了辉
煌鼎盛的时代。抗日战争爆发
后，他率领中央大学迁往重庆，
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着众
多青年学子。

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中国
驻印度大使。当时印度尚未独
立，所以他在递交国书的时候
是由印度总督蒙巴顿将军接受
的。1947年7月中旬，英国正式承
认印度独立，印度进入建国倒
计时阶段。因为中国是亚洲第
一个共和国，又是联合国常任
理事国，所以中国的经验对于
印度来说非常重要。十几天以
后，罗家伦在大使馆举行晚宴，
邀请各界人士前来聚谈，其中
包括尼赫鲁兄妹和后来担任驻
华大使的潘尼迦等人。

晚宴开始后，尼赫鲁和另
外几个人未能按时抵达。罗家
伦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在国
会讨论国旗问题。尼赫鲁等人
到达后，罗家伦得知印度新国
旗是以橙、绿、白三横条为底
色，中间配以纺车图案时，便直
言不讳地提出不同意见。

他知道，橙、绿、白三种颜
色分别是印度教、伊斯兰教和
其他宗教的象征；把它们横着
排列，具有“各种宗教大联合”
的深刻含义；至于国旗中心的
那辆纺车，则与甘地倡导的“土
布运动”有关。甘地为什么要倡
导“土布运动”呢？因为他觉得
英国的强大与发达的纺织业有
关，所以他号召印度妇女要用
纺车织造土布，以实际行动来
抵制英国殖民主义。

罗家伦深知甘地在印度的
地位，所以他对这一思路不便
妄加评论；但是客人们希望听
听他的意见，再加上他认为隐
藏自己的观点是对朋友的不
忠，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说：

据我的意见，一个像印度
这样疆域广而人口多的国家的
国旗，最好要使散布在各区的
人口，看了政府颁布的图案和
说明，就能按照仿制，不致错
误。甘地的纺车虽然简单，但是
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处仿制，
很难合乎比例，将来势必不能
一致。国旗不易标准化，是不方
便的。这是我所持第一个理由。
我知道甘地抵制英货的纺布运
动，自有印度独立史上的意义，
可是印度要建国，必须要现代
化，断不能停滞在手纺脚勾的
原始土车上面。这土车的时代
任务过去了。我们现在不妨坦
白地说，就在当时它也不过发
生有限的作用，何必把它延长
为重建印度的象征。这是第二
个理由。(罗家伦《逝者如斯集》)

说到这里，他看到客人们
频频点头，便临时想到第三个
理由：

我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人，
但是对于印度历史的知识仍然
很浅。根据这有限的印度历史

知识，我觉得在大英帝国征服
印度各地以前，印度并没有完
全统一过。在印度自己的政权
统治之下，只有著名的阿育王
时期，几乎有完全统一的可能。
现在印度朋友们既面临分裂的
痛苦，又抱有将来复合的希望，
何不主张将你们历史上和艺术
上著名的阿育王轮放在这中间
呢？阿育王轮中虽然也有许多
轮齿，可是他们都是按着一定
几何图案的比例，不但容易绘
成，而且民间处处都有这图案
现成的印本。请它正位于你们
国旗的中间，实属最美丽，又深
切地富有涵义，更容易普及到
广大的民众而不致有错误。

说到这里，在场的客人都
被他的观点所折服，就连尼赫
鲁也点头称是。

印度独立以后，在国旗的
制定上果然接受了罗家伦的意
见。所以多年后罗家伦回忆这
件事的时候，仍然自豪地说：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趣味的
场合。以一个中国大使来建议
驻在国国旗的形态，而且这个
驻在国也是有悠久文化的国
家，恐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
有《长袍与牢骚》等书)

上世纪30年代初罗家伦（前排左三）等人在清华大学留影。

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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